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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舞《岩话》

舞一曲震撼人心的生命礼赞

记者王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聚光灯如晨曦般倾泻，24名舞
者的脊背在光影中起伏，宛如贺兰山
连绵的山脉。他们的手指如凿，臂膀
如锤，每一次挥动都在空气中留下看
不见的刻痕。低沉而富有穿透力的
凿刻声从四面八方涌来，那不是普通
的伴奏，而是采自真实岩石的敲击声
——坚硬、粗粝，却充满生命的张力。

舞台被设计成一个巨大的岩面，
梯形结构创造出奇特的透视效果。
舞者们时而如岩画中的狩猎场景般
奔腾跳跃，时而如祭祀仪式中人物那
般虔诚跪拜。最令人震撼的一幕出
现在作品高潮：所有舞者突然静止，
身体扭曲成岩画中特有的几何形状，
仿佛瞬间化作了石壁上的符号。然
后，缓慢地，他们的脊梁开始一节节
隆起，如同大地在呼吸，如同文明在
苏醒。

“这个瞬间是我们整个作品的精
神核心。”编导康丽丽在谈及这个经
典画面时表示，“我们想要表现的不
仅是岩画的静态美，更是其中蕴含的
生命律动。舞者的脊梁如山脊般节
节隆起，这个动作设计源于我们在贺
兰山实地采风时的感悟——岩画不
是凝滞的遗迹，而是依然在呼吸的生
命体。”

康丽丽进一步阐释了舞台调度
的深意：“梯形舞台的设计灵感来自
贺兰山岩画的天然展示场所——那
些倾斜的岩壁。当舞者在梯形结构
上以高低错落的层次排列时，就构成
了一幅立体的岩画长卷。特别是在
高潮部分，舞者突然静止后缓慢苏醒
的设计，象征着岩画在当代语境下的
重生。”

对于舞者身体语言的塑造，康丽
丽有着独到的见解：“我们要求舞者
不仅要模仿岩画的形态，更要理解其
中蕴含的精神。比如那个身体扭曲
成几何形状的动作，看似简单，实则
要求舞者完全沉浸在先民当时的创
作状态中——那不是表演，而是一种
精神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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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岩话》的音乐创作中，我

试图用声音构建一座连接远古与
现代的桥梁。”作曲郭庆这样描述
他的创作理念。为了传递贺兰山
的苍茫与厚重，他在配器上作了
大胆尝试：除了运用国际首席爱
乐乐团的大提琴独奏与弦乐群营
造“呢喃低语”般的倾诉感，还特
别设计了贯穿全曲的节奏律动。

“我采用了真实的石头凿刻
与划刻声，结合非常规的低沉
Boom打击乐，形成一种坚韧而
持续的节奏基底。”郭庆解释道，

“这一设计不仅呼应了‘岩画’主
题中先民以石器刻画的原始动
作，更象征着古今相通的生命
力——那种执着、坚韧、永不放
弃的精神。”

谈及舞蹈音乐创作的特殊
性，郭庆用“在笼子里跳舞”来比
喻：“既要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又必须保持理性的克制。音乐
不能抢夺舞蹈的焦点，而是要以

‘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引导观众
进入情境，与舞者的肢体共同呼
吸、共同叙事。”他与编导康丽丽
的合作已逐步建立起高度默契：

“从《我们的歌》初次磨合，到《以
青春的名义》逐渐契合，再到《岩
话》的灵感爆发，每一次合作都
是一次音乐与舞蹈之间‘化学反
应’的深化。”

郭庆特别分享了作品结尾
处人声爆发的创作过程：“这一
部分的设计曾是我们反复修改
的焦点。我们需要的不是完美
的音准，而是带有远古呼唤特质
的声音——粗犷、浓烈、充满生
命本真的感染力。”经过多次尝
试，他们最终找到了理想的声音
表达：“这一声呼唤，不仅是音乐
的高点，也是整个作品情感的凝
聚与升华——它是岩画背后那
些无名创造者的灵魂回响，也是
当代人对远古生命力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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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一群来自宁夏银川高级中学的
舞者，以身体为笔，以情感为墨，让古老的贺
兰山岩画焕发生机。

11月7日，由中国文联、中国舞蹈家协
会主办的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当代
舞、现代舞评奖终评活动揭晓，由宁夏文联、
宁夏舞协选送的当代舞《岩话》荣获当代舞
奖。《岩话》以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与精湛的艺
术表达，从全国数百部参赛作品中脱颖而
出，实现了宁夏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这
不仅是一部舞蹈作品的成功，更是一场跨越
时空的文明对话，一次地域文化通过舞蹈的
生动绽放。让我们透过编导、作曲、舞者和
校方的讲述，走进《岩话》的台前幕后，感受
这部作品如何将“岁月失语，惟石能言”的哲
思，化作舞台上震撼人心的生命礼赞。

对 17岁的高文静
来说，参演《岩话》最大
的挑战不是技术，而是
如何“成为”岩画中的
先民。“开始时，我们都
在‘演’原始人，动作僵
硬，表情夸张。”她笑着
说，“直到康老师带我
们到贺兰山下，让我们
闭上眼睛，用手触摸那
些冰凉的岩画。”

这个简单的练习
改变了所有演员的表
演状态。“当我的指尖
触碰到那些三千年前
的刻痕时，突然有一种
奇妙的感受——仿佛
能听见当初刻画者的
呼吸。”高文静说，“从
那以后，每次排练前，
我们都会集体静默三
分钟，想象自己就是那
些在岩壁上记录生活
的先民。”

最考验演员的是
作品中段的一个慢板
段落。舞者们需要以
极其缓慢的速度完成
一系列身体扭曲，模拟
岩 画 逐 渐 显 现 的 过
程。“这个段落需要极

强的肌肉控制力，而且
要保持着内在的情感
流动。”高文静回忆，有
一次她在这个段落中
突然抽筋，但强忍着剧
痛完成了所有动作，

“因为那一刻，我真的感
觉自己就是岩画的一部
分，再疼也不能破坏那
个神圣的瞬间。”

获奖当晚，孩子们
相拥而泣。“我们哭不
是因为获奖，而是因为
终于让更多人看到了
贺兰山岩画的魅力。”
高文静说，“现在每次
路过贺兰山，我都会对
那些沉默的岩画说：你
们的故事，我们帮你们
讲给了世界听。”

幕布落下，掌声散
去，但《岩话》的旅程才
刚刚开始。这些年轻
的舞者们用身体证明：
文明从未沉默，它只是
在等待合适的媒介再
次发声。当岩石开始
说话，当青春遇见远
古，我们才发现，数千
年的距离，原来只隔着
一个舞姿那么远。

演出现场。

排练。


